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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媒體集團不再追逐虛假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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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平台流量成為衡量

媒體價值的硬通貨，新

聞價值正面臨被改寫的危機。面對自媒體非專業化

卻屢受追捧的壓力，傳統媒體不僅模仿包裝、打造「網

紅記者」，更在選題與發布節奏上迎合平台算法，爭奪稍

縱即逝的曝光。這種高頻率、去專業化的生產模式，壓迫了媒

體的事實核驗與深度跟進能力，使以權威與公信

力為根基的新聞機構逐步依附於平台分發權，淪為流

量體系下的「無償貢獻者」。專業記者與學者擔憂的，不

只是形式的轉變，而是新聞倫理、製作標準、公共議程的系統

性衰退。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記者 盧冶、林凱、文正

11月3日，內蒙古赤峰市網民黃某在途經當地一村落
時，見有人在農田中「撿」白菜，在確認「無人制

止」後，自己也「撿」了三棵並拍下視頻上傳網絡。11月5日
當地一家傳統媒體在未經現場核實的情況下，將視頻作為「喜
訊」，以「赤峰一地可免費砍白菜」為題通過官方賬號發布。
報道迅速引發上百位民眾聞訊前往。11月6日種植戶發現自家
菜地的異狀後，在社交平台發布維權視頻，聲稱「400畝地被一
掃而空」、「損失高達百萬」，瞬間引爆網絡輿論。但經當地
多輪深入核實，涉事的白菜地為380畝，且事前已經多輪採收，
剩餘白菜因受凍品質下降，實際損失核定為9.52萬元人民幣。
11月17日，內蒙古赤峰市聯合調查組再次通報「免費撿白菜」
事件，首發視頻者與媒體均受處罰，責任記者被吊銷記者證，
種植戶雖獲補償，但因誇大被警方批評教育。

記者分工不再明確
赤峰「撿白菜」事件，其背後是平台利用隱秘的流量操控，
傳播和放大單方面聲音引發的輿情，傳統媒體以及從業者因追
逐流量而放棄媒體核實責任的一個縮影。曾供職於四川和北京
一線媒體的記者黃華（化名）在評論上述事件時表示，核實真
實性是媒體記者的天職，但在平台壟斷的流量霸權下，海量的
內容與熱點的短暫周期性讓傳統媒體無暇一一進行採訪核實。
他坦言，自己所供職過的傳統媒體均會按平台分類進行考核
側重，「都盡可能要求記者對網絡熱點進行採訪核實，但也有
例外，比如涉及寵物等無社會風險的軟性新聞，有時就會由新
媒體運營編輯整合網絡信息推送。」
傳統媒體的「自媒體化」也是在流量下催生的產物。近期一

篇「全運會，沒有多少人還在寫稿了」的媒體札記引發媒體圈
不少唏噓。文中比較今年和2013年全運會記者採訪情景時感
嘆，相較於之前攝像、攝影、文字記者的有條不紊和各司其
職，如今不管什麼記者都只是用手機或攝錄器材懟明星運動
員的臉拍攝。網紅記者是傳統媒體「自媒體化」另一個縮影，
其中甚至不乏官媒。如憑藉青春靚麗形象迅速走紅的央視記者
王冰冰。雖然其擁有龐大粉絲群，但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翻
查與其相關話題討論發現，超過七成網友評論聚焦於 「顏值」
「人設」等非專業內容。

耕了平台的地 瘦了媒體的田
黃華的感受，對於曾在市場化主流媒體專做突發與熱點報道

的徐晴（化名）來說更為直觀。進入自媒體平台擔任編輯後，
她突然感到傳統媒體所重視的採訪精神與追蹤真相變得沒那麼
被看重——儘管那正是她曾經疲憊但引以為豪的經驗。對照新
舊工作，她說過去在傳統媒體，每天都為是否有新熱點或突發
事件而焦慮；而在平台工作時，發現自己的角色反而像「甲
方」：若要推一個話題，只需把素材或線索丟進平台與傳媒的
溝通群，數百甚至上千新媒體端的編輯或記者就會蜂擁跟進，
根本不需要她親自上陣。
多位來自北京、上海、廣東與貴州的媒體記者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表示，傳統新聞機構在多個自媒體平台
開設新媒體賬號已成常態。對傳統媒體而言，一條新聞從採訪
到發布，往往需要記者現場採訪、多方核實、編輯與值班主管
層層把關，甚至是三審三校，其間耗費大量人力財力等資源。
但平台卻憑藉流量分發優勢將內容快速據為己有，隨受眾流
向平台，依賴廣告變現的傳統媒體逐漸流失商業廣告的支持，
運營壓力與生存困境日益凸顯。「那些入駐平台的媒體賬號競
相爭奪的所謂流量讀者群，或許是傳統媒體的鐵桿讀者，但其
創造的商業價值卻在平台而非傳統媒體。」一名資深的調查記
者這樣對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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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
學法學院教授
劉俊海

●復旦大學新聞
學院教授沈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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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底，浙江省委宣傳部發文《謹防媒體淪
為平台的「打工人」》，直指媒體被流量綁架、
公共議題失焦。而面對平台流量和算法的霸權，
多個媒體集團也開始通過整合社交平台和採訪中
心的資源等方式，向平台流量發起了反擊。
11月13日下午，澎湃新聞影子調查隊影音號
發布一則關於某知名品牌奶粉涉嫌篡改相關研
究論文數據用於產品宣傳、帶貨主播違規宣稱
能增高的新聞報道。惟該報道被騰訊方面予以
屏蔽。面對澎湃等媒體界的質疑，騰訊回應
稱，收到投訴認為該新聞侵犯肖像權。澎湃在

批評事件時，據相關法規斥騰訊行為缺乏法律
依據、且權力越界，甚至有「成為媒體總編
輯」之嫌。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澎湃第一次
遭遇屏蔽事件。多名資深媒體從業人員亦表
示，諸多平台利用屏蔽、限流、刪除等方式限
制媒體新聞報道藉由平台觸及公眾已成常態。
這個由平台製造的法律和規範與實際操作之間
的模糊地帶，也為平台本身甚至工作人員創造
了巨大的灰色空間。
2025年初，澎湃新聞縮減採編中心至6個，關

停20個欄目和15個社交平台賬號，轉向「專精

深」原創內容，聚焦時政評論、國際新聞與輿
論監督。深圳報業集團亦整合8個客戶端，提出
「多端合一」做強「讀特」，打造十大內容
IP，並停更29個影響力弱的第三方賬號。
「牛媒數據」負責人張業軍對香港文匯報新
聞調查部表示，牛媒收錄的19個內地全平台
中，以機構化運作的自媒體就有6,700多家（不
包含以視頻為主的媒體的新媒體賬號），其中
報社只佔了大約1,500個。雖然自媒體基數龐
大，但傳統媒體在融媒轉型中逐漸搶回部分陣
地，爆款增多，市場聲量回升。

深度衰減 傳統媒體影響力走低
即使是權威的聲音，也需借助商業平台才能觸達公眾。香港
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查詢發現，以抖音平台為例，人民日報有2億
粉絲、9,000餘條作品、獲讚量166億，而頭部主播小楊哥僅195
條作品、獲讚10億。表面上看，官媒仍擁有可觀粉絲數，但平
均到人的內容生產效率與用戶互動效率遠低於頭部創作者。媒
體客戶端下載量情況也類似，截至12月17日，於App Store中
國香港地區iPhone設備的免費應用下載排行榜中，抖音排第六
名，小紅書在第三十九名，YouTube在第四十七名，前200名未
見任何官方新聞媒體應用程式。
「其實平台發展到現在的成熟期，已經愈來愈不需要傳統媒

體了。比如騰訊和百度就在做『當事人模式』。平台的運營小
編直接對接當事人，當事人在平台發送一個訴求，小編就把這
個訴求作為一個新聞去推送，根本不需要採訪。雖然單方面訴
求是單一信源，但是平台的定位很明確，這樣平台在某些方面
替代了媒體的工作。再比如熱點事件，平台會用流量傾斜鼓勵
自媒體去現場。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媒體根本沒有特別的優
勢。」黃華說。
傳統媒體的深度報道也在流量的影響下被悄然改變。「傳統
媒體在平台流量霸權下其實是弱勢的。」黃華認為，一方面是
經過平台流量的信息碎片化馴化，受眾和傳統媒體記者已經習
慣了漸進式報道模式，另外一方面，全國媒體記者能在報道中
突破的不多。「現在政府宣傳部門都會培訓，面對記者說什
麼、怎麼說，所以記者採訪到的都是一樣的。這對平台推送碎
片化信息而言，核實與查證便不再重要了。」

11月19日，曾以調查和深度聞名全國的中國青年報冰點周
刊，在微信公眾號上刊發了一條《在校大學生直播，別隨
「播」逐流》的報道。雖然在深度報道中仍保持一定要求和水
平，但文章配圖則多為受訪者提供的手機截圖。「缺乏現場的
照片拍攝，這對於深度報道來說在過去是根本不可接受的。不
直面受訪者會讓記者失去很多觀察機會，失去核實新聞真實性
的重要手段。」一名不願具名的北京媒體調查記者這樣評價。

娛樂屬性信息為平台主流
以冰點周刊新媒體賬號為例，截至11月24日零時，《在校大

學生直播，別隨「播」逐流》閱讀、點讚和留言數據分別為
7,052、127、4；而在次日其發布的2012年11月舊文《生命最後
的尊嚴》閱讀、點讚、轉發和留言數據則分別為6.3萬、1,093、
1和32。數據的變化體現出深度報道在簡化採訪程序後，深度的
退化和影響力的減弱。
專注於研究中國媒體數據的平台「牛媒數據」負責人張業軍

也認同黃華的看法。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表
示，若按屬性分類，新聞具有信息和娛樂雙重屬性。前者的需
求高，會讓媒體更加注重深度報道。但在平台流量算法的不斷
弱化下，受眾被娛樂屬性新聞包圍，並培養起龐大的「娛樂至
死」的受眾群體，構建了無數信息繭房。「對於平台而言，娛
樂屬性流量變現非常容易和安全。但是也要看到，由社會精英
人群支撐起來的，類似財新、南方周末這種收費的深度內容報
道也有市場，但受眾群體非常少，僅佔總體受眾的6%。」

在互聯網平台壟
斷流量、算法主導

輿論的時代，傳統媒體的角色與
功能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流
量考核取代新聞價值，平台規則
凌駕專業規範，公共信息的傳播
渠道被削弱甚至切斷。這不僅使
媒體人陷入「被白嫖」的困境，
更導致新聞真實性與權威性遭到
侵蝕，社會共識逐漸瓦解。如何
在平台霸權下守住新聞的公共使
命，重建健康的傳播秩序，已成
為新聞界、學術界與政策制定者
共同關注的課題。
資深媒體人肖郎平指出，平台
掌控流量的霸權，使傳統媒體人
淪為「平台義工」，失去原本的
「把關人」角色。算法利用人性
弱點，透過綑綁推送製造信息繭
房，讓受眾長期接觸單一立場的
刺激性內容，失去多元信息面，
加劇社會矛盾。他認為，這種
「後真相」環境嚴重挑戰新聞的
權威性與真實性，平台以流量導
向榨取媒體勞動價值，並吸引更
多商業與政府廣告投放，成為傳
統媒體生存困境的重要根源。
「全國沒有任何一家媒體集團能
撼動平台。」他強調，唯有依靠
頂層設計，重新規範制度和導
向，才能讓媒體恢復公共使命，
守住真實與責任。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

海建議，中國可借鑑歐盟《數字
服務法案》，要求平台公開算法
機制，並建立公共議題流量保障
制度。同時加大對主流媒體的支
持，提升其傳播能力與影響力，
使其在流量競爭中佔據優勢。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沈國麟
則指出，公眾需提高媒介素養，
增強信息辨別力，避免盲目跟
風。他呼籲將媒介素養教育納入
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階段開
始培養批判性思維與判斷力。在
算法與流量主導的時代，打破平
台霸權、重建公共話語權雖不
易，但對維護信息秩序和促進社
會和諧至關重要。只有各方共同
努力，才能構建健康、理性、多
元的傳播環境，讓公共話語權真
正回歸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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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青春
靚麗形象迅
速走紅的央
視記者王冰
冰。

●在平台新聞影響下，記者分工被打破。圖
為兩會期間，許多記者用手機拍攝現場，進
行直播和報道。 資料圖片


